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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纬间的变化
成就技艺革新

与许多非遗技艺全凭一双手不

同，蜀锦的织造全然离不开织机。在

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中，一台小花楼

木织机正在工作。与巨大的机器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机器上极细的丝线。

坐在高处的挽花工，负责提起经线拉

花，坐在机下的梭工负责投梭织纬，晶

莹的丝线便被编织成循环往复的精密

图案。贺斌介绍，正是这经纬间的变

化，让蜀锦技艺有了革新的契机。

蜀锦兴于秦汉，盛于唐宋，衰于明

末，清代中晚期得以恢复，后经机械化

工业冲击，再次陷入危机。贺斌介绍，

对于蜀锦技艺的发展阶段来说，唐朝

是一个分界点。“汉代时，蜀锦使用的

是经锦织造技术，就是在经线上牵彩

色的丝线，来完成图案的设计、织造。

但是这种方法织出来的单元图案比较

小，一般都在5-6厘米左右。而到了唐

代，商贸的扩大带来了一些外来的编

织技术，蜀锦织造技艺由经锦织造技

术革新成了纬锦织造技术，在织的方

法上更简便、效率更高、单元图案更

大。”贺斌介绍，现在的蜀锦织造沿用

的就是纬锦织造技术。

“蜀锦是一个很复杂的工序，要经

过一百多道工序，主要涉及四大工艺。”

贺斌介绍，这四大工艺分别是纹样设

计、染色技艺、装造技术、织造工艺。

纹样设计指的是由专业人才绘制

出蜀锦纹样，再按照蜀锦工艺的参数

要求，将图案转绘到意匠图上的步

骤。“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贺斌说，

“到现在也没有被机器所替代。”即便

到了运用数码技术设计图案、织造蜀

锦的时代，也必须由人工来控制图案

色彩的点缀。

设计完图样以后，就需要准备织

造蜀锦的原材料。从古至今，蜀锦的

原材料都采用的是天然桑蚕丝。桑蚕

丝经过浸泡、染色、络丝、捻丝、并丝等

步骤，便可以将丝线按照意匠图，运用

挑花架编结花本，确定不同颜色丝线

的显隐。将花本过渡到纤线上后，再

转移到织机上，把经线与花本以打结

的方式连接起来，完成结本。这个过

程就是蜀锦的“挑花结本”。“一万多根

丝线，每一根丝线都要装进纵框，还要

穿过前面的主扣。我们常说的‘丝丝

入扣、错综复杂’，说的就是这个。”贺

斌补充道。

当所有的丝线装载到位，便是最

后的织造工艺。这便有了先前挽花

工和梭工合作的那一幕。在下方的

梭工需要随时关注经线的疏密程度，

以及丝线是否有断裂。投梭的力度、

织造纹样的定位、何时该用木片刮一

刮织好的蜀锦，怎样使经线与纬线接

触更充分，均需要梭工凭借自身经验

来判定。

在经纬交织之间，纹样繁复的蜀

锦得以面世。

纹样背后
是审美和技艺发展过程

据记载，在战国时期，蜀锦已经成

为重要的贸易品。三国时候，诸葛亮

曾经感叹道：“今民困国虚，决敌之资，

唯仰锦耳。”至汉代，蜀锦技艺已经颇

为成熟。扬雄所著的《蜀都赋》就曾写

到蜀锦“黄润细布，一筒数金”。但是

这些一度只是史书上的记载和考古学

上的论证。直到2012年成都老官山汉

墓中，终于出土了4台汉代蜀锦木织机

的模型，蜀锦在成都地区2000多年的

历史才有了佐证。也正是利用从老官

山发掘出的一勾多纵织机，中国丝绸

博物馆研究复原了“五星出东方利中

国”的纹样。“所以可以说，成都蜀锦可

能真的为丝绸之路的贸易提供了丝织

品。”贺斌说。

在中国，有著名的四大织锦：四川

蜀锦、苏州宋锦、杭州织锦、南京云

锦。贺斌告诉封面新闻记者，在这四

大织锦中，又以四川蜀锦历史最长，为

“天下母锦”。“蜀锦在成都土生土长，

根植于蜀文化中，而它区别于其他织

锦的特点，也是在纹样上。”贺斌说。

蜀锦的纹样大都有着“图必有意，意必

吉祥”的含义。“这些纹样大都是祥禽

瑞兽、花鸟草木、人文地域等，代表的

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战国时期

的“舞人”纹、“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

上的动植物纹样、唐代的“陵阳公样”

等，都有着吉祥的寓意。

这些吉祥的纹样以赤色、黄色、青

色、白色、黑色这五方正色为主色，用

红色、绿色、蓝色、紫色等为间色进行

搭配，立体感强，质地细腻。这种利用

牵经工艺完成的“晕裥炫色”，也是蜀

锦独有的表现力。现代蜀锦中云龙八

宝、彩凤、月华等纹样，均很好地传承

了蜀锦的晕裥色工艺。同时，纹样所

代表的吉祥寓意也从古代一直延续到

现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蜀锦主要

用于衣服面料和床上用品，纹样有云

龙八宝、彩凤、巴蜀胜览、月华等精

品。在那个时候，有一些经济基础的

家庭结婚，都必会用到蜀锦做的四床

被面。”贺斌介绍道。

贺斌告诉记者，拥有繁复纹样的

蜀锦，也是由白色的绢绸发展而来

的。“丝织品最初的制造工艺织出来

的，是用生丝织出来的白色织物，叫

‘绢绸’，也可以叫‘绸子’‘绸缎’。到

战国时期，发展出了有一两种颜色的

提花。随着技艺的发展，提花的颜色

越来越多，纹样也越来越复杂。所以

蜀锦从2000多年前到现在，一直都在

变化，每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审美、织

造工艺都不同。”

从事蜀锦事业40余年的贺斌，曾

多次复原历代蜀锦的纹样。虽然他复

原的纹样曾经多次被报道，但是他告

诉记者，复原纹样并不是最终目的，他

希望通过复制纹样，来完成各道工序

的实践、记录，以更好地传承和保护蜀

锦技艺。

他参与复原的小梭挖花技术，就

是这样一个例子。在失传的小梭挖花

技术被恢复以后，蜀锦的单元纹样从

20厘米发展到了80厘米，同时从两方

或四方连续的纹样，发展出了单纹样

的图案。在设计作品时采用这项技

艺，织造时再根据设计图为图案增色，

最终让曾经只能实现5色的蜀锦，颜色

多到了13种。要知道，传统蜀锦技艺

要达到13个颜色，是绝对不可能的。

通过复原历代的蜀锦纹样，更把

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审美、艺术价值体

现了出来。在现在设计蜀锦纹样时，

能够有所参考。对此，贺斌不无遗憾

地说：“我们现在设计纹样的技术人员

很少，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做这个设

计的。因为专业技术人员的缺失，没

有新的纹样能够开发，让它走入更大

的市场。”

小梭挖花的找回，给蜀锦织造技

艺的发展提供了另一条全新的道路，

同时也给贺斌提供了除了保护原有技

艺以外、传承蜀锦的另一条思路：“这

也是我们手工创新的一个办法，积极

挖掘失传的技艺，运用到现在的作品

中。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实践，在手

工创新和产品多样化方面起一些作

用，来推动对传统手工艺的保护。”贺

斌说。

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李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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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锦非遗传承人贺斌：
打捞失落的技艺 开拓新路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千年古城成都，以“锦
官城”的名字留在了无数的文学作品中。而这个名字的由来，正是曾经给成都带
来了无数盛名，并创造出巨大经济价值的蜀锦。

蜀锦，指的是四川成都地区制造的花锦，它是以桑蚕丝为主要原料生产的提
花锦缎类织物，色彩对比强烈，花纹多呈对称、连珠等形式，装饰严谨，工艺复杂。
织好后的蜀锦光泽亮眼，浮翠流丹，无论是多么昂贵的镜头，也无法传递出蜀锦的
精美与华丽。2006年，蜀锦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这种技
艺正在慢慢走向衰落。面对封面新闻采访，蜀锦织造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贺
斌说，对于现在的蜀锦来说，存在已然就是发展。

蜀锦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贺斌。蜀锦的原料是极细的桑蚕丝。

蜀锦纹样。

蜀锦复原的宋代衣着。


